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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灶神与土公之关系考

张丽山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灶神与土地神是民间信仰中各司其职而又较普遍存在的神灵,而越南的灶神与原本为土地神的土公却

混淆为一.从传统史料可知,中国的土地信仰很早已传入越南,其中的土公也传入已久.私家文书«范族家谱»与«秋

祭吉忌仪»则明确显示迄至近代文献,土公仍与灶神相区别,为家宅土地性质的守护神.灶神与土公的混淆,一是根

源于土地信仰“三位一体”的内在结构,一是由于近代汉族移民的涌入,以及越南汉字的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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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有云“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灶神信仰

在中国历史悠久,可谓最为家喻户晓的家神之一.
而土公之名则似未显于世间,虽然东汉的«潜夫论􀅰
巫列»已将其列为家内七神之一的屋舍土神[１],不过

现今中国人知之者甚少.但是,土公之名却常见于

异邦的越南,且在民间被当作灶神来崇拜.其实,土
公也曾传播到朝鲜半岛以及日本① ,且日本民间也

有将之视为灶神的例子,但基本仍是与土地相关的

鬼神.因此,越南民间将土公与灶神混同为一的现

象,从东亚来看,殊为特别.对于这一现象,学界偶

有涉及[２Ｇ４],但主要是基于灶神信仰的考察,而且或

许因为相关文献的缺乏,未能探明土公与灶神混同

为一的原因.本文将利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一手文

献«范族家谱»与«秋祭忌仪»,通过对当下民俗与文

献记载的分析,并结合越南灶神与土地信仰的历史

背景,对灶神与土公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

一、越南民俗中的土公信仰

关于越南灶神与土公的关系,可从越南语中对

应于汉语“如数家珍”的谚语“Thuôcnhu＇ThôCông
thuôcbê＇p”窥知一二:“ThôCông”是“土公”这一汉

语的越南语读音,整句话的大意为“像土公知晓厨房

之事那样了解事情”.这是因为“在越南民间的观念

中土公神照管厨房,也照管一家人的家居、伙食,决
定一家的福祸命运,因此土公神是最了解厨房,也就

是了解一家福祸的”② ,由此可见越南土公与厨房关

系之密切.在这里,土公神显然就是掌管厨房的神

灵,或可将之视为灶神,其本来作为“屋舍土神”的色

彩却几乎淡不可见.
然而,虽然民间观念中似乎已将土公与灶神混

而为一,但是在文字与形式上仍然是加以区分的,这
从越南“土公节”的祭祀上可见一斑.越南沿袭中国

灶神信仰的旧俗,每年阴历１２月２３日是举行祭祀

仪式的“土公节”.关于这个祭祀,有一则与中国民

间故事颇为相似的传说.相传,曾经有一对夫妇重

高与侍儿.侍儿因吵架而离家出走,重高一路寻妻,
然而寻到时,侍儿却已另嫁范郎.两人正诉情愁,却
闻范郎回家的声音,重高便躲入院中草垛,不意太累



而睡着了.范郎欲得灰肥而点燃草垛,结果却烧死

了重高.侍儿见状悲痛,跳入火中.范郎随之亦投

火而尽.上帝感三人情义,遂封三人为灶神,其中范

郎为土公,重高为土地,侍儿为地祇.① 因此,土公

节祭祀的是两男一女三位神灵.其时,家家户户会

做三顶纸帽或位牌,将之供奉在先祖神位旁,或在厅

室中央.而且两顶男性帽子的两侧帽沿向上卷起,
女性帽子的帽沿不卷起,放置在两男性帽子之间.
若只供奉一顶帽子时,该帽即代表土公.且帽子上

有衣服和鞋子,下面则为纸钱.并且,纸帽及纸衣等

都根据当年的五行属性,以五色纸制作.位牌上只

写一列字时,上面写“定福灶君”.若写有三列,则先

是“本家”两字,下面分别为并排的“东厨司命灶府神

君”、“土地龙脉尊神”和“五方五土福德正神”[４].
从上述关于土公的传说故事以及祭祀形式可

知,土公并非唯一的灶神.而且从字面看,譬如东厨

司命灶府神君就是指灶神,土地龙脉尊神是指龙神,
而五方五土福德正神则是指土地神.而无论是灶

神、龙神还是土地神,在中国民间,其实都和土公有

所区别.事实上,虽然“管辖家(nhà)的土公(Thô
công),亦称为翁公(Ôngcông),常被与作为灶神的

灶官(Ta＇oquan)等量齐观”[３]６５,但是两者之间还是

有明显的不同.从文字看,“灶官”显然比“土公”更
符合灶神的称谓,而越南民间所供奉的灶神牌位上,
也确实多写为“灶神”或“灶君”等与灶相关的汉字.

称谓中有“灶”字,而且还在阴历１２月２３日进

行祭祀,这显然因受中国灶神信仰的影响.有的人

家还会在灶神神位旁贴“有德可司火、无私可达天”
的对联.明代«五杂组»卷二记载福建的灶神信仰,
云“今闽人以好直言无隐者,俗犹呼曰灶公也”[６],可
见灶神是作为无私而直言的神灵来崇拜的,越南“无
私可达天”的灶神信仰与此可谓异曲同工.当然,越
南的灶神信仰亦有其独特之处.譬如,祭祀之后会

将事先准备好的鲤鱼放生,认为鲤鱼是灶神的坐骑,
似乎是认为鲤鱼入河就能化身成龙,灶神便乘龙上

天.这和中国烧纸马等作为灶神坐骑的习俗显然不

同.当然,鲤鱼化龙的观念应该是来自中国的“鲤鱼

跳龙门”之说,可以说是嫁接了中国鲤鱼化龙观念的

富有越南特色的灶神信仰.
越南在土公节祭祀时比较有特色的,是人们一

般会延请道士或民间的巫师等,或买来他们写好的

祭文来进行祭祀活动.正式的祭灶活动由咒术师来

实施,其时会诵读祭文,祭文写在黄纸上,折成奏章

模样,封面上有“天运”二字,下盖红印章,并写有年

月日,其后则书有“叩首上疏”四字.里面内容大致

如下:
唯大越□年、□月、□日

敬神信主□□家居住在□社□郡□省、稽首、顿
首百拝

谨以扶留清酌、金银、香灯、盘具物、次品之仪、
感虔告务.

恭请

本家土公东厨司命灶府神君位前

本地土地神祇位前

五方五土福徳正神位前

来临证鉴

拥护家主自老至幼平安幸福、无病无疾

尚飨

从祭文中出现的神名可知,其所祭祀的对象多

为土地相关的神灵,且土公被直接当成灶神.对于

这种将土公作灶神来祭祀的现象,有学者认为“祭祀

于家庭祭坛的土公,与先祖及其他神格相并列,被赋

予家庭日常守护神的功能.并且,因为被等同视作

为天帝直属官吏的灶神,而成为家庭层面的行政

神”[３]７１,可谓一针见血地点出土公作为家庭守护神

的本质.
可见,在如今的越南社会,“灶官”“土公”等作为

灶神的称谓是共存着的,它们虽然起源各异,但是现

在却已混淆在一起.可以肯定,历史上从中国传入

的土公信仰与灶神信仰本来并非如此,然而,这两种

本不同的鬼神是在何时、因什么原因而混淆在一起?
以下且从前人较少关注的土公信仰入手,追溯其来

龙去脉.

二、越南历史上的土公

(一)早期土地信仰的传入

土公最早何时传入越南,因为文献难征,不可遽

下断言.但是对于与土公密切相关的土地信仰与道

教信仰②,史料却显示了其传入越南的时期之早.
自公元前１１１年至公元９３８年的千余年间,越

７３４第５期 张丽山:越南灶神与土公之关系考

①

②

这里主要参考罗长山和徐方宇论文中所述的传说故事.另

外在过伟主编的«越南传说故事与民俗风情»(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中也收录有三则灶神传说,其中阮清平的«灶君上天»和这个最为

接近.
对于土公与土地信仰及道教的关系,可参考:张丽山．中国

古代土公信仰考[J]．宗教学研究,２０１４(１０３):２５９Ｇ２６５;张丽山．土公

信仰と道教の交渉[C]//水口干记．古代東アジアの「祈り」．东京:
森話社,２０１４:９.



南北部与中部北境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古称为

交趾或交州,该时期的历史在越南被称为北属时期.
自十世纪直至近代中法战争为止,越南虽然脱离直

接统治,但仍是中国册封体系下的藩属国.中越两

国的历史文化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
中国在东汉时期,民间已经盛行土公(土神)信

仰,认为一旦触犯土神土公就会遭受祟咎[７].土神

作祟的观念在越南也早已有之.据«大越史记全书»
记载,秦始皇１７年(公元前２１０),秦将任嚣、赵佗出

兵越南失败,“时嚣将舟师在小江,犯土神,染病

归”[８],嚣遂死,意即将军任嚣因触犯土神而亡.«大
越史记全书»为后世所编纂,且外记部分基本参照中

国的史书而来,而且在中国方面的史料及越南最早

的史书«大越史略»中都没有任嚣触犯土神而亡的记

载,因此,不能单纯将上述记载的事件作为历史事

实,但其文字间无意识中反映的文化心理却是历史

的事实,可知越南很早就有犯土禁忌的观念.
与土公信仰密切相关的道教信仰,也早已传入

越南.牟子«理惑论»序云,“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
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

术”[９],可知汉末时期许多方士至交州修习神仙术.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七亦有后汉时人桃俊至交

趾学道术成仙的记载,“桃俊、字翁仲、系钱塘人􀆺明

经术灾异.晩为交趾太守.汉末弃世入增城山中学

道􀆺􀆺幼平教俊服九精􀆺􀆺俊修之、道成”,可知桃

俊晚年曾为交趾太守,而且精通灾祸等谶纬之术.
东汉时期犯土观念盛行,为文人、官吏所知,«后汉

书»即记载有官吏钟离意为辖下百姓解除犯土之事,
因此,桃俊也很有可能将犯土观念传入交趾.此外,
交趾在道教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地盛产炼制仙

丹符箓必不可缺的丹砂,在道书中多有记载东晋道

士葛洪至此采丹之事.
在道教鼎盛的唐代,道教对越南的影响更加广

泛与深远.据«安南志原»卷二、寺观祠庙条所用«交
州八县记»记载,交州总计有２１处著名道观.对此,
日本学者大西和彦有详细考察,并指出“从其分布地

域与北属时期越南本地势力的聚居地基本重合这一

点看,我们可推知道教在较早时期已经在该地域发

展.这些道观定然是鉴于唐朝开元观分置等崇道政

策的形势,由高骈那样的官僚增设的”[１０].在此背

景下,以道观为枢纽,藉由大量道教典籍、道士的直

接涉入,与解除犯土相关的道教仪式或观念传入越

南的可能性极大.
此外,作为中国民间土地信仰的后土信仰与城

隍信仰也很早传入越南.城隍信仰在越南民间广为

人知,一般供祀于村落的“亭”这一特殊宗教建筑中.
只是“越南的城隍神这一词通常指村落的守护神,而
不像中国那样城隍神居于市镇,具有作为上位神来

统辖集落等下位‘土地神’的特征.(中略)而且与作

为‘土地神’的系统没有关联”[３]１２９,亦即如今越南的

城隍神仅为村落的一般性守护神.但也不可一概而

论.据罗长山考察,在城隍神亭的近禁宫处写有城

隍的职位,城隍两旁立有“静肃”与“回避”的汉字,因
此,越南城隍信仰也具有类似于管理地方土地神的

特征.而且,在近禁宫的两侧有小屋,通过配祀有土

公及城隍的下属神或后神[２]１６２.因此,现在的城隍

信仰是古代从中国传来的信仰与越南传统的信仰相

整合的产物,而土公在其中也只不过是一个下位的

土地神.
此外,后土信仰也很早由越南朝廷祀奉.据«大

越略史»记载,１１７１年孟夏“诏修文宣王庙及后土

祠”,将后土与孔庙放在一起,足见当时对后土祠的

重视.在中国后土作为与天帝对应的大地神,自古

被纳入朝廷的祭祀体系.不过,越南的后土祠却有

不同的传说.«岭南摭怪列传»之«应天化育后土神

传»记载有一则后土缘起的传说:李圣宗征伐占城时

得后土之助而胜,故于安朗乡立祠祀奉,又因陈英宗

时祈雨有灵验而勅封为“后土夫人”,其后更被封为

“应天后土神祇元君”,之后“凡立春,土牛皆纳祠下,
至今成俗焉”[１１].只不过,此处的后土神具有“有亵

嫚者、立见凶妖”的祟神特征,这显然是与越南本土

文化交融变异的结果.可见,中国的土地信仰,无论

是朝廷的后土祠还是民间的城隍信仰,很早俱已传

入越南.
虽然,尚无明确的文献资料可以证明土公在汉

唐时代也已传入越南,但与土公密切相关的土地与

道教信仰很早已经传入,因此,至少也早已具备土公

在越南民间传播的文化土壤.
(二)近世以来的五方土公及其神格

土公作为民间的、私人的信仰对象,一般不会被

记载于传统文献,因此,很难从正史的记载中追溯其

历史.但越南与中国一样非常重视家族谱系,在民

间多留有族谱、家谱及仪礼规范书等文书,这些文书

往往都记载有各家族的祭祀活动,是探讨当时家庭

社会及习俗时不可多得的史料.本节所用的«范族

家谱»与«秋祭吉忌仪»,即是记载有土公相关内容的

珍贵史料.以下,将以此为中心,考察越南历史上土

公信仰的神格及功能.

８３４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　第３８卷



«范族家谱»为越南顺化市范氏宅所有,共１３７
页,由氏族之由来、祭文及家谱三部分内容构成.据

家谱可知,范家始祖可追溯至洪德元年(１４７０)随圣

宗征城拓地,最终于元和六年(１５３７)在富春登光(今
顺化)开拓耕地建立村舍.但据其后的记载,该家谱

是在绍治(１８４１)甲辰年春开始编修的.因此,对于

家族史之记事是否属实难以遽言,但因为民间传统

的承袭性,其所记载的习俗却很有参考价值.
该家谱中有关土公的记载,主要见于祭文部分.

譬如七月十四日正忌祭文中有文字“维国号岁次某

府县总社范族之长仝(本族)敢告于、神位如前、云
云.五方土公尊神.曰惟岳降神.先祖是皇”,主要

为祭祀范家先祖所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祭祀“先
祖是皇”之前,首先祭祀的是“五方土公尊神”.这种

在祭祖之前先祭土公的习俗,在如今的越南民俗中

依然存留.
要厘清五方土公尊神与祭祖的关系,有必要先

弄清土地神与祭祖的关系.在«范氏家谱»中收录有

«扫墓祭后土文»的祭文如下:
岁次云云.范族之长某之仝本族敢告

于、□山后土氏之神曰、惟神载物.位列中

央.功参造化.德合无疆.护我先茔.降

福降祥.兹 属 清 明.敬 奉 瓣 香.神 其 鉴

佑.鹤驭回翔.谨告.
扫墓是中国民间传统祭祀习俗,现在主要在农

历三月清明节时举行,是古时介子推传说与寒食节

等相互影响整合的结果,且被纳入儒家的祭祀体系

内.土地神从汉代起,随着地下冥界观念的发展,在
买地券、镇墓文等地下文书中被视为坟墓守护神.
特别是后土,至少从唐代开始,已作为坟墓的守护

神,在祭墓前将之作为土地神来祭祀.南宋朱熹将

祭墓时的祀后土之习俗编入«家礼»中,成为中国葬

礼仪礼的传统而流传下来.«家礼»墓祭篇云:
三月上旬択日.前一日斋戒.具馔.

厥明洒扫、布席陈馔.参神、降神、初献、亚

献、终献、辞神、乃彻.遂祭后土、布席陈馔.
降神、参神、三献.辞神、乃彻而退.[１２]

因此,上引范家家谱中的祭后土文应是受儒家

葬礼观念影响的产物.但«家礼»的祭后土文一般具

有如下的特定格式:
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某

恭修岁事.于某亲某官府君之墓.惟时保

佑.实 赖 神 休.敢 以 酒 馔.敬 伸 奠 献.
尚飨.

将之与上引祭文相对比,可知两者的主旨基本

相同.不过,范氏家谱的后土祭文中“功参造化”“鹤
驭回翔”等词显然相较朱子«家礼»更加富有文采,而
且清楚表明后土的功德为“护我先茔、降福降祥”.
岛尾稔在论述越南«家礼»祭文时指出,越南传统中

认为使用对仗等修辞性的祭文实是“乡野的、粗鄙

的”[１３].将之应用于上述后土祭文,亦可判断其非

儒家正统的祭文.当然,这也可说是越南本土化的

祭文.越南至今在上坟或埋葬时,仍会祭祀土地

神[１４].
土公与后土都出现在范氏家谱的祭文中,特别

是都与祖灵崇拜相关.而从上述材料,可以推测其

俱为土地之神,却各自有不同的神格功能.后土为

清明扫墓之时,在墓前通过诵读祭文来祭祀的神灵.
且“护我先茔、降福降祥”等词明确表明后土为守护

墓地之神.
然后,再看土公与后土的关系.细读七月十四

日的正忌祭文,文中有“神位如前”,可知其为在神位

前所诵读的祭文.众所周知,神位一般是在家中或

祠堂所供奉,与墓地属于不同的场所.古人祭祀先

祖,原本是在供奉神位的祠堂中进行,而非墓所.因

此,后土是守护墓地之神,而土公则是家宅或祠堂的

守护神.
关于土公的祭文,«秋祭吉忌仪»亦有记载.«秋

祭吉忌仪»藏于顺化万春村之万善寺,书中有“保大

十年”的年号,因此其应成书于１９３５年之后.秋祭

原本是中国古代礼制中的重要祭祀活动,«周礼»春
官􀅰大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

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秋祭是四季时享之一.
但在民间,秋祭常混合有先祖祭祀及土地神祭祀、社
稷祭祀等目的,祭祀日亦各不相同.«秋祭吉忌仪»
记录有历朝封赠神敕、正祭仪、正祭文、忌开耕开垦

宿谒仪、忌开耕正忌文、赈阴魂文等内容,可概括为

祭祀先祖与阴魂的仪礼书.所谓先祖,是指开垦所

在土地的祖先们,具有浓厚的土地守护神之性质.
阴魂应指在土地被开垦前的死灵,民间亦称为“孤魂

野鬼”.可见,«秋祭吉忌仪»深受中国民间秋祭特别

是中元观念的影响.而其中收录有十月二十二日之

忌开耕正忌文与三月一日之赈祭阴魂文等祭文,从
这些祭文所持体系的不同,可推知«秋祭吉忌仪»仅
是无体系地集录以前相关祭文与祭仪的书籍.以下

且引述其中«正祭文»的一部分内容:
维□□某年某月某日承□□香茶县安

宁总万春社祭官某爵仝本社等谨以某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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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庶?)品之仪敢虔告于

翊保中兴关圣帝君

弘恵普济灵感妙通默相庄徽翊保中兴

天依呵那演玉妃上等神

(中略)
正治上卿戸部福谦侯开垦阮允溃公

尊神

五行列位仙娘

五方土公尊神

土地正神

(中略)
尊神列位(中略)寔赖尊神默相之恵

也.尚飨

在该篇忌文中,先列出关羽帝君、天依呵那演玉

妃上等神、本土白马上等神等地方守护神神名,然后

是阮允溃公尊神等似类先祖神,最后则列举五行列

位仙娘、五方土公尊神、土地正神等鬼神.其大抵是

按照神格高低或重要性及“地方神―祖灵―家神”这
一序列来列举诸神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前揭

范氏家谱祭文不同,此处出现有五行列位仙娘、土地

正神等新出现的神灵.五行列位仙娘,大抵是越南

传统的女神崇拜与中国传来的五行观念相整合后产

生的神格不明的神灵[１５],而此时则似已与土地正神

一同作为家宅守护神,分担了土公的功能.关于土

公的功能,作为反例,可见如下的赈祭阴魂文:
维□□某年三月初一日、承天府香茶

県安宁总万春社仝本社

等恭委主拝某爵、谨以某物清酌、庶品

之仪、敢告于

焦面大士、焰口鬼王、统领三十六部河

沙男女无祀阴魂等众、
今年 行 谴 行 兵 太 岁 至 徳 大 王、列 位

尊神

本土大城隍尊神

土地尊神

龙王尊神

五方五帝之神

五行列位仙娘

曰为有赈祭本处阴魂、莫敢擅默、必告

礼也恭惟

(后略)
该祭文与其他祭文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尊请太岁

名号.太岁在中国亦称太岁大将军,在道教«道藏»
的相关典籍中常被作为搜捕孤魂野鬼的将军神.而

其他如龙王尊神、五方五帝之神等神名亦反映其受

道教的影响.然而,其中却不见土公之神名.至于

其原因,大概无外乎以下两点.其一,从祭文中未见

先祖之神名,可知此非祭祖之文,祭祀之场所必非在

家或祠堂中,故无土公之神名;其二,如范春禄所论

述,在越南一般称寺院之土神为“龙神”[５],而此祭文

中恰有“龙王尊神”之名,且此祭文亦藏于万善寺,故
可知此祭文原为万寺院举行的施飨阴魂之法事所用.

此外,末成道男曾在相关论文中将在顺化调查

所得之祭文里出现的各类鬼神分类归纳于表格

中[１６],在此,将其中与土公相关的内容抽出,制表１
如下:

表１　各类祭文中与土公相关的内容

祭文外题(行事名称) 汉字名 神名 备注

Trangông,tiênsù
(ông) Trang翁、先师

三教圣贤历代先师、百工技芸列位师祖、司命灶君、五方土公尊
神、吹陶神女进火郎君、庄院列位

慈云 寺、慈 云 寺 向
佛具 店、芝 陵 关 圣
寺、东巴市场、安旧
市场、芝陵冥具店

ÔngTa＇o 翁灶 司命灶君、定国护宅天尊、五方土公尊神、吹陶神女进火郎君

Cu＇ngDa＇t 供土

丞天效法开皇后土元君、土黄地祇紫英夫人、今年行遣大王、太
监白马、太岁至德尊神、当境城隍大王、本处土地里城正神、坤
离土火二位仙娘、五行列位仙娘、歴代行师尊神、东厨司命灶
君、五方土公尊神、五方龙神土地住宅神官、玉泉金井龙王、前
开耕后开垦之神、十八龙宅列位将军、土地福徳财神、家堂香火
列位、五方主隅古迹之神、门丞戸尉禁忌列位、普及蛮娘女、主
来主落针□􀆯蛮夷迷灵、枯骨伏尸故気土木邪精魅魉、内外家园
居一切淹滞男女无祀阴灵幽魂列位

Thuo、ngLuong 上梁
九天玄女、姜大公、鲁班鲁卜二位尊神、本处城隍大王、本处土
地正神、五行列位仙娘、历代先师尊神、东厨司命灶君、五方土
公、本处善神侍従部下、无祀阴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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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的祭文,严格的称法为“疏文”,是指“在举

行宗教仪礼时,针对各种神灵而念诵的公文形式的

文书”[１６].第一节所举的祭文即为疏文之一种,主
要由举行仪礼之专门人士(僧侣、在家住持、大君、巫
师、道士等)使用,偶尔普通民众也使用.从表１可

知,土公主要在先师、翁灶、供土、上梁等四种宗教仪

礼中祭祀,特别是在“翁灶”祭仪中,列举“司命灶君、
定国护宅天尊、五方土公尊神、吹陶神女进火郎君”
等神名,其与现今之祭灶不同,与土地相关的神灵只

有土公.并且,这四种宗教仪礼中均同时列举有五

方土公尊神与灶君之神名,可知两者本相互严格区

分.而其他如谢墓疏文中,大量罗列有“皇天上帝后

土、后土九塁帝君、土黄地祇英夫人、太监白马、太岁

至德、当境城隍大王、本处土地正神、五行列位仙女、
五方龙脉地墓神官、八卦九宫神官、四山八向之神、
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神官、守棺守椁之神、五
方守墓之神、本处开耕开垦之神、普及本处内外远近

男女无祀之阴霊、孤魂孤墓”等神,其中的后土、土地

正神及五方龙脉等均为土地相关之神,却唯独没有

土公之神.这些均从正反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土公原

本并非灶神,也非墓地之守护神,而是家宅或祠堂之

守护神.因此可以理解,土公之所以会在先师、翁
灶、供土及上梁等宗教仪式中受祭祀,是因为家宅或

祠堂之土地神、具有祖先灵之守护神的神格.
可见,越南的土公本为家宅或祠堂之土地神、守

护神,而后土为墓地土地神.
在此需补充的是,对于越南土公信仰的传入时

期,虽然因无明确史料记载而难遽下结论,但从“五
方土公尊神”这一称谓看,土公至少在元明时期以前

已传入.土公本是与五行、五方相关之神,在谢土时

亦常朝向五方举行仪式.但在中国的文献史料中,
很少在名称中将五行与土公相连.唯有北宋时期晃

说之的«祝麴文»中称其为“五方土公”[１７],而且他是

因病弱而向五方土公祈愿,可知五方土公具有保佑

家人健康等之家宅守护神的性质,与越南的土公神

神格相通.并且,从隋唐时代开始,土公出现眷属神

的土母、土子等神,特别是元明时代之后,土公与土

母总是成对出现.而在越南的一般祭文中不见土母

之名,而仅为“五方土公尊神”.可见,越南土公信仰

留存的是中国比较古老的土公信仰形态,且很可能

是宋代以前的土公信仰.

三、越南灶神土公信仰与近代的汉族移民

从上节探讨可知,至少到近代为止,土公在文献

中与灶神明确相区别,是家宅或祠堂的守护神,偏于

土地神的性质.因此,灶神与土公观念的混淆,当在

近代以后.以下,试从信仰结构及信仰人群的角度,
对此问题略作分析.

越南民俗中灶神有三位,可称之为“三位一体”.
有学者认为,越南灶神信仰的表征是受中国灶神信

仰影响之前的三石鼎立之“火塘”崇拜遗留的反

映[４].要探讨中国独立而祀的土公是如何被吸纳入

“三位一体”的祭祀形式,这其实是讨论越南土公与

灶神的关系时不可回避的问题.
其实,对于“三位一体”的信仰形式,在日本冲绳

地区也有类似的灶神信仰[１８].将这种信仰形式,溯
源至上古时代人们用三足支撑锅灶,有一定道理.
但是,灶神信仰的“三位一体”形式是否真具有普遍

性,笔者持保守看法.其实,从数字信仰看,三是撑

起一个平面的最为稳定的最小数字,本身就具有神

圣化的潜力.越南的三位一体灶神信仰,可说是这

种普遍性信仰形式的一个具体而朴素的反映而已.
当然,这也暗示其根底是一种比较古老的信仰形式.

在探讨土公与灶神关系时,需注意这两种神灵

是如何共同被纳入到一种古老的信仰形式中而形成

现在的模样.其实,上文所引灶神的传说中被封的

三位灶神,从神名看本来都是土地神.而且,如果将

视野再拓展到东南亚的华人土地信仰,这种三位一

体的土地神信仰也比较常见,比如南亚的土地神主

要为大伯公,然后是拿督公和本头公(土地公).从

神格功能来看,这或许反映普遍性、内部性及外部性

的思维结构和信仰内涵的关系.试以三分法比较越

南、南亚与中国的土地神(表２).
表２　“三位一体”形式的越南、南亚及中国土地信仰

土地神 越南 南亚 中国

普遍土地神 土地􀅰福德正神􀅰土神 土地􀅰大伯公􀅰福德正神􀅰本头公 社􀅰土地􀅰后土􀅰福德正神􀅰土神

内部土地神 土公􀅰五方龙神 地主 宮地主􀅰土公􀅰中霤􀅰土神􀅰五方龙神

外部土地神 地祇、后土 拿督公 野地主、后土

　　表２中越南内部土地神的“五方龙神”是现在民

俗中最为常见的.至少在现今的胡志明市、会安等

地方,很多民宅或商店内都放置有灯光闪闪的神牌,
牌中写有“五方五土龙神􀅰前后地主财神”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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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其两侧又书有字体稍小的对联“土能生白玉、地
可出黄金”或“物华天宝日、人杰地灵时”.从表２中

可知,土公与五方龙神具有同样的神格功能,也就是

作为内部的、家宅的守护神.就如中国古代的中霤

神,其根本就是以屋宅为范围,不可能成为外部的神

灵.而五方龙神,其本身原来并不限定在屋宅之内,
不过当现实民俗中将其作为宅内土神来信仰时,其
自然成为代替土公神的存在[１９].而现在越南大街

小巷所见的“五方五土龙神”神牌显然是近代新产

生、或直接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在土地神的功能上,
实际上是代替了土公的位置.不论如何,各种土地

神灵可由外、内、一般的结构构成所谓的“三位一体”
形式.也就是说,土公等土地神灵本身具有“三位一

体”的信仰结构,只是这主要基于神职功能.
对于越南原始灶神信仰中是否有“三位一体”的

形式,除了人类学意义上以“火塘”为代表的三石鼎

立的物理结构之外,并没有明确的依据.从中越两

国的灶神信仰来看,汉族的灶神信仰只有一位神灵

(后来的夫妻神应为世俗化后的产物),且其中监察

人间罪过的信仰特征似乎并未深入到越南灶神信

仰.另一方面,中国的土公信仰却早已传播到越南,
作为家宅的土地神而受到祀奉,甚至被称为“第一家

主”.因此,更多的史料指向的结论为,近代以前越

南更广受崇拜的应为土公信仰,“三位一体”的信仰

结构很可能为以土公为代表的土地信仰.
于是,对于土公与灶神的混淆以及其中所见的

三位一体形式,更可能将之归结为近代以来的变化.
对于此一变化的原因,可从清末以来中越人口往来

造成信仰人群之变动而推知一二.清末以来,东亚

局势日变,中国人以各种形式奔赴海外.其中,就有

很多汉族百姓移民到越南,特别是法国殖民越南时

期,因为开发资源的劳工紧缺,中国沿海地区很多贫

穷的人们远渡重洋去赚取生计,并在那里落地生根.
据«南洋年鉴»统计,越南华侨数１８８９年为５万７千

人,１９０６年为１２万人,１９２１年为１９万５千人,１９３１
年为２６万人,人数逐年递增.这些远渡他乡的人

们,虽然到了异乡,信奉的却仍是本土的神灵,在生

活中无论悲喜,其祈诉的对象都离不开传统的信仰,
而当时汉族最普遍的家神信仰并非土公,而是灶神.
对于近代的这一批移民对越南民间信仰的影响,不
容小觑.譬如,虽然越北地区更加靠近中国,而且在

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越南南部如

胡志明市等地区的土地神信仰更加盛行,其原因就

是由于近代大量汉族移民涌入的是越南南部[３].而

在土地信仰方面,近代汉族信仰的主要是土地公,祭
仪方面主要是五方五土龙神.受此影响,新入的五

方龙神或土地公等信仰就大有取代原本土公神格功

能的可能,而新入作为“一家之主”的灶神信仰则与

原来的土公信仰相重叠.其实,检«越南汉喃文献目

录提要»可知[２０],在现今越南民间,对于土地神及灶

神等的相关知识,基本来自于灶王经、土地经及玉皇

经等典籍.这些典籍,应该主要为中国明清时代以

来,特别是清末在民间广为流播的宝卷善书之类,常
与降神扶乩的宗教迷信活动相关联,而这在近世以

来的越南非常活跃.这其中如«土地立命经»、«乩正

灶神经文»及«土地灶王经»等显然与中国民间的土

地信仰与灶神信仰密切相关,这些都是促成近代土

地与灶神在越南传播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土
公与灶神便交融在“三位一体”的形式下.

四、结　语

通过以上的考察与分析,大致厘清了土公与灶

神的关系,而且可以看到,这种土公与灶神不分的现

象,很可能是近代以来的产物.进一步究其原因,或
亦可追溯至越南文字的改革.越南历史上虽然用汉

字,但普通民众的汉字水平却不高.而在如今的越

南,汉字词汇虽然仍占据着越南语的很大比率,但是

汉字本身的影响力却几乎从人们的生活中衰退消失

了.于是,作为同与家宅相关的神灵,将土公与灶神

混同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土公信仰作为家神祭

祀的传统,很早已被纳入到三位一体的祭祀形式中.
而后随着汉族灶神信仰的传入与盛行,灶神也逐渐

加入到这个祭祀,并且随着汉字本义在越南民众中

的逐渐丢失,同为家神的灶神与土公的区别日渐模

糊,甚至以灶神取代了原本的土公.因此,关于与土

公相关的灶神传说故事,其历史未必古老,很可能只

是近世以来的产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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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kitchengod;landgod;genealogy;threeＧinＧone;Hanimmigrant
(责任编辑:王艳娟)

３４４第５期 张丽山:越南灶神与土公之关系考


